
GUILIN EVENING NEWS
2 0 2 4年3月20日 星期三

新闻故事
编辑曾龙晖/版式设计秦哲/校对覃骥

03

村村村村村村里里里里里里““““““最最最最最最后后后后后后””””””的的的的的的织织织织织织席席席席席席人人人人人人
　　草席因其天然环保、材质柔软、吸水性好，曾经是每个家庭度过炎夏的必备之物。如今，人们习惯了空调房里盖空调被，草席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40多年前，临桂区小江村委是远近闻名的草席制作之乡，家家户户都能织席。现在，小江村委新街村只剩下74岁的老人张尤景还会手工编织草席这门手艺。张尤景
说，手工草席编制这门传统工艺可能自他之后就再无传承了。

　　“时间放眼到40多年前，不光新
街村，小江村委有百分之七八十家庭
都会做草席。”临桂区小江村委副主
任李永财说，“而现在，小江村委
1700多口人里，只剩下两三个人会织
草席了。400多人的新街自然村，只
有张尤景老人还会织手工草席。”
　　对于这样的现实，71岁的张尤景
已经没有太多的感慨。老人似乎已经
接受了手工草席手艺即将失传的
事实。
　　张尤景织草席的手艺，是从父母
那学来的。1980年，张尤景离开了村
里的生产队回到家，从此，人生就有
大半时间是坐在织席机前，白天黑夜
都勾着头织草席。
　　在过去，织草席、卖草席是新街
村不少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四五十
年前，机织草席还不曾出现的年代，
手织草席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夏日
纳凉主要靠蒲扇，而睡着了没办法扇
扇子，就只能依赖一床柔软、沁凉的
草席了。
　　“那时打零工是2块钱一天，一
床草席能卖到六七十元。”张尤景

说，以前，手织的凉席是“奢侈
品”，即便破了大家都舍不得扔，而
是补一补继续用。
　　虽然在那个年代，手织草席价格
高，愿意掏钱的人却有不少。草席还
是当地人结婚的陪嫁品之一，因为
“有席子，有孙子，有里子，有面
子。”按照习俗，婚礼当天，陪嫁的
草席两端都会用红绳扎好，系上寓意
相依相随的“盘长节”，由媒婆背
着，跟着随嫁队伍一起送到新人的生
活里去。
　　靠着织草席的手艺，张尤景养活
了全家人，是村里比较早盖楼房的
人。最忙的时候，张尤景一个月要织
30多张草席。
　　而现在，一年到头找张尤景织席
的人，还不到三个。编织草席的织席
架，也被他放在了墙角，罩上防尘
布，好像是一个已经沉睡的老人。

　　制作草席要经历种草、割草、晒草、穿线、
织席、晒席等十多道繁琐而细腻的工序。工序
虽然繁多，最主要的一道工序就是织席。
　　“一床草席的起点，要从种草开始。”
张尤景说，这做草席要用专门的席草。这种
草可以长到3米高。张尤景家里的田地，有
半年的时间是用来种席草。
　　开春四五月种下，年底10月份收割，田
有半年的时间不能种水稻、果蔬，还需要人
工驱虫、施肥。从割草到晒草，是尤为关键
的一步。几十年织席的光阴里，张尤景和老
婆凌晨2点多起床，打着手电筒到田里割
草，为的就是能赶在清早太阳升起之前，把
草铺到晾晒坪里晒着。割的席草如果不能及
时晒干，就会很快枯萎、发蔫，进而失去韧性
断掉，就不能用了。
　　席草经过晾晒后，会变得轻盈又有韧性，
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味。张尤景把席草收回家，
要检查每一根席草，观看外观是否有破损，并
根据长度进行分类。“如果破了，就要扔掉。因
为织出来的凉席那一根断了，睡起来会刺皮
肤。”张尤景说，种好了席草、分好了席草，而
后才是织凉席。
　　因为没人找自己织席，去年开始，张尤景
就没有再到田里种席草了。老人把往年收割
的席草一根根分类，专门放在了楼顶一间通
风的房间里。

　　15日，为了给记者展示织席过程，张尤景
又走到了墙角的织席架前。1米多高、2米多
宽的织席机，看上去有点像一张最大号的竖
琴。数十个小孔穿插着麻绳连接着框架的两
端，像是琴弦。和竖琴不同的是，这些弦之间
有一个重达十多斤的席扣。它可以沿着绳索
上下移动，压实一根根席草。
　　张尤景摩挲着木质的织席机，转身到水
池里舀了一瓢水。他把水喷在织席机上，把
麻绳润湿，然后用小刷子细细地、一遍又一
遍地用机油涂抹麻绳和织席架的席扣和
标梭。
　　张尤景和妻子谭雪娥，搬过马扎坐在了
织席机两边。
　　谭雪娥用细长、轻巧的标梭往织席架上
麻绳的缝隙里穿插席草。张尤景用双手抬起
席扣，带着手劲、顺着麻绳用力往下压，一根
席草就这样被固定好了位置。
　　他粗糙的手指像灵巧的蝴蝶，在席草的
末尾来回地翻了几下，草席就打了精巧的节。
而后，张尤景再把席扣抬上去。谭雪娥再穿入
新的、纤细的席草。夫妻俩相互配合，周而复
始。一根席草，一个节扣。一根接着一根席草
被席扣压得又密又实，形成了平整的草席和
草席上像棋盘格一样四方的纹路。
　　织好一床1米5的草席，张尤景要和妻子
忙活六七个小时，现在的市场价大约300元。

　　小江村委曾经有很多家庭都会做草席，
但仍在坚持做的也只剩张尤景一人。虽然大
家都清楚，手工草席已经很难在高度工业化
的床上用品市场分一杯羹，但就这项纯手工
技艺来说，仍然具有历史价值。
　　张尤景说：“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有
空调了，一些年轻人夏天都不会睡凉席。更
何况辛辛苦苦半年，织出的一床凉席只卖300
块钱，难以产生更大效益。但是，如果有人愿
意学，我愿意免费的传授这门手艺。”张尤景
说，“希望这门老手艺能一直传承下去。”
　　小江村委副主任李永财却认为，手织草
席的前景不一定会像张尤景想的那样“悲
观”。李永财说，除了技艺传承有价值之
外，手工草席还有一定的小众市场。目前，
虽然市场上手织草席越来越少，但仍然会有

人找上门，请会织草席的人织草席。手织草
席有它无可替代的地方。一床草席可以使用
十几年而不坏，经久耐用的程度是市面上普
通机织草席不能比的。另外，与市面上常见的
竹筷凉席相比，手编草席细软轻便，睡的时候
不会夹头发，冬天收拾起来也不占地方，好拿
放。特别是近几年，传统文化、手工艺越来越
得到重视和传承，过去村里的一些老习俗也
被现在的年轻人主动接受和延续了下去。现
在的村里人结婚，从好寓意的角度，也有的新
人会选择买一床手编草席当作嫁妆。
　　李永财和张尤景的想法相似，都认为现
在的当务之急是为这门手艺找到接班人，
“因此镇政府正在考虑为这一项手艺申请非
物质文化遗产。”
　　       记者刘净伶 文/摄

●全村仅剩一人会编席 ●十多道工序制成一床席

●这门老手艺还在找接班人
  张尤景
之 前 晒 干 的
席草。

  张张尤尤景景正正在在织织草草席席。。


